《汉家寨》备课资料

一、作者简介。

张承志，男，回族，祖籍山东济南，1948年生于北京。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古乌珠穆泌旗插队当教师，在那里度过了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1981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主要进行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他在蒙古历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中有一定成就，在小说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

初作是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和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获第一届《十月》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黑骏马》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春天》获1983年北京文学奖；《北方的河》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外，张承志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金牧场》、《心灵史》等。

    张承志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90年代以后，他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并出版了《绿风土》、《清洁的精神》、《以笔为旗》、《荒芜英雄路》、《无援的思想》、《鞍与笔》、《牧人笔记》、《张承志散文》等散文集。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充满着阳刚之气和英雄主义色彩。张承志的散文还具有强烈的批判气质和人文主义精神。阅读他的作品，我们会感受到一种阳刚之美、信仰之美、理想之美。 

二、词语：

狞恶       晕眩     脚踝（huái）   蜃（shèn）气迷蒙      砦（zhài）  峥嵘嶙峋（línxún）    砾（lì）石      灼烫

词解：

峥嵘嶙峋：高峻，山石等突兀、重叠。

蜃气：虚幻的气。

决绝：①断绝关系②非常坚决。 

三、课文研讨。

这是一篇以普通的语言，借助独特的环境描写来表达深邃的主题的作品。

（一）结构及内容分析：

全篇主旨可用哪两个字来概括？

——坚守

依据“坚守”，把全文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始到“走近汉家寨”。）“坚守”的背景－写走近汉家寨以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

1、朗读第一部分，概括“坚守”背景的特点，并说说其中寄寓了作者怎样的情绪？

——天山南麓的戈壁：空旷宁静，死寂无边，焦土遍地，尖石狞恶，悲凉恐怖。寄寓了作者因受到巨大震撼而产生出的恐怖、悲凉、无助、乃至绝望的情绪。

2、赏析写景的语言。要求从这个部分中找出各自最欣赏的写景语句，从情景交融的角度，说说它们的好处。

——如作者见到的是“三百里空山绝谷”，是“铁色戈壁”、“酥碎的红石”、“淡红色的焦土”，以及“狞恶的尖石棱一浪浪堆起”；听到的是单调的马蹄声；感到的是充斥六合的恐怖的死寂和“过于雄大磅礴的荒凉自然”。于是，“我”有“一种茫然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渺小得连悲哀都是徒劳”。

3、写这部分有何作用？

——既为下文作铺垫，又反衬了汉家寨人物“坚守”精神的伟大。 

第二部分：（从“仅仅有一柱烟在怅怅升起”到“找到一种生存下去的手段”。）“坚守”的人－写走进汉家寨的所见和所思。

1、看地图，说说作者走进汉家寨的时候,看见三道巨大的戈壁滩，说“仿佛它是我人生的答案”，又觉得三个方向都像是“可怕的暗示”。其意何在？

——三道巨大的戈壁滩指向的“三个方向”实际上暗示了人生的多种选择，而汉家寨人选择了最困难的“坚守”，给了作者极大的启示，使他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不能确定的人生选择和形形色色的诱惑时应该像汉家寨人一样选择坚守。

2、简述汉家寨周围的景物。

——有一柱烟在“怅怅”升起，给人一种“大漠孤烟直”的“残酷”，有坐落在一片灰铁色的砾石戈壁中的“几间破泥屋”，有“可怕”的“黑戈壁”，还有日落前“白炽”得“耀眼”的太阳。

3、读课文，体会作者笔下的老汉和小女孩是怎样的形象？

----老汉：饱经风霜，沉默寡言。

小女孩：单纯，天真，好奇。

作者主要通过外貌、神态、动作描写刻画了两个都穿着汉人服饰，始终无语，几乎是两个静态的汉家寨人物形象。正是这样的人，在环境极为恶劣，条件非常艰苦的汉家寨坚守着。

4、作者由此想到了什么？

——面对着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物，“我”不由在心里想：一千多年来，他们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种什么?吃什么?当然，“这里一定还是有一口食可觅，人一定还是能找到一种生存下去的手段”。

    小结：在这部分，作者笔下的汉家寨就“如一枚被人丢弃的棋子，如一粒生锈的弹丸，孤零零地存在于这巨大得恐怖的大自然中”，而老人和小姑娘则是两个木讷得近乎静态的人物形象。正是在这万里的“绝地”里，作者勾勒出了一幅粗犷、荒凉、孤独的画卷，展示了人类强大的生存毅力，那就是“坚守”。 

第三部分：（从“次日下午……”到结尾）“坚守”的启示－写离开汉家寨后的精神长旅。

1、“我”虽然离开了汉家寨，但“心中涌起着一股决绝的气概”。这“决绝”

是什么意思？作者这种情感来自何处？又向何处延伸？

——“决绝”是非常坚决的意思。

“我”从千里孤绝的汉家寨，从无言的老汉，特别是从穿着破红棉袄的小女孩身上，感到人需要一股“坚守”的精神，感到必须坚守自己正确的选择和信仰，从而义无反顾。

这种“坚守”的精神向着作者以后的生活长旅不断延伸。无论“我”日后到了美国，到了日本，还是别的地方，“我总是倔强地回忆着汉家寨，仔细想着每一个细节”。因为，汉家寨能生存一千多年，凭的就是这种坚守精神。推而广之，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要发展，也需要这种坚守精神。在这里，作者已将汉家寨的坚守、个人的坚守和民族的坚守水乳交融地结合了起来。

2、老人和小女孩在坚守什么? 老人和小女孩的坚守，与作者张承志内心深处的坚守有何异同?

    ——老人和小女孩的坚守：坚守祖先留给后人的家园，坚守汉家寨传统的生活方式，在艰苦卓绝的异域坚守着生存下去。

    作者的坚守：坚持理想主义，坚持对人道主义、终极思考与回归心灵的探讨，坚持“良知和艺术”，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与气质，包括高贵的行为方式。”同是坚持一种生活态度，异是具体内容不同。

（三）思想探讨：

1、练习一：

    ——命题意图：本题旨在引导学生加深对“坚守”这一主题的理解。

参考答案：很显然，作者说的“坚守”，是指一种在荒凉悲绝的境地中衍生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生命力，一种原始古朴的气概和情感。

那么在今天，这种“坚守”是否还有价值呢?我们认为，当今的时代，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们信心百倍，义无反顾地向着现代化目标前进；同时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人眼中只有金钱，拼命追求物质享受；有的人理想主义失落，没有生活方向和目标；有的人媚权媚俗，或者眼中只有“西方”。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的确需要一种在物欲横流中坚守清贫，在庸俗泛滥中坚守高洁，在寂寞孤独中坚守理想，在“全盘西化”中坚守民族精神的人文主义精神。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作者倡扬的“坚守”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与“发展”的观念不仅不存在矛盾，而且是当今高速发展的时代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品质。

2、主题归纳：

——《汉家寨》用苍凉而又饱含情感的笔调勾勒出一幅汉家寨人在粗犷、荒凉、孤独无援的“绝地”中顽强“坚守”生活的画卷，展示了人类强大的生存毅力，那就是“坚守”。启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民族要发展强大，也需要“坚守”我们正确的方向，从内心深处生长人性的高洁与坚韧。

3、练习四

    命题意图：本题列举了对张承志作品的几种不同看法，目的在于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参考答案：可让学生参阅相关资料，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坚守精神”，谈谈自己对张承志作品的理解，不必强求统一答案。 

（四）写作特点：

1、写景抓住特点，成功地营造了荒凉寂静的环境氛围。

2、语言沉郁凝重，有很强的层次感和诗的张力。

文章的主旨是倡扬一种坚守的精神，全文没有空洞的说教和深奥的道理，而是以荒凉寂静的环境渲染，以奇特的想象和具体形象的描写来表达主题。

练习三：

    ——命题意图：本文没有故事情节，写人也惜墨如金。可以说，这是一篇通过环境描写来表达某种情绪的文章。因此仔细品味作品中的写景句的词语，并体会这些词语寄托了什么样的感情，有助于加深对作品主题的理解。

    参考答案：①此处着重渲染一种空寂宁静、荒凉严酷的环境氛围，表达了作者悲凉的情绪。

    ②由于“我，，是一人单骑进入到这雄大荒凉的大自然中，而且四顾无援，所以“我”自然产生了一种“茫然的感觉”。

    ③因为这里满眼是铁色戈壁、红石焦土、白炽的灼热以及死寂的宁静，故而说它要比“大漠孤烟直”残酷得多。

    ④由于汉家寨是被弃于岩石戈壁问，位于三岔口的一枚被人遗弃的棋子，或者由于自己是在绝境中抗争，所以即便在白色的灼热中，“我”仍然感到有一丝寒气存在。

    ⑤因“悲凉严峻”，而“决绝”，又因决绝而体现出一种气概，一种意志，一种激情和傲气。

练习二：

——命题意图：本题旨在培养学生的写景能力，即抓住景物的特点来写景抒情。

    参考答案：首先让学生自己找出写山的句子。如“铁色的戈壁”、“山坳折皱之间，风蚀的痕迹像刀割一样清晰”、“天山的南麓是大地被烤伤的一块皮肤”、“无植被的枯山像铁渣堆一样”、“三道裸山之间，是三条巨流般的黑戈壁”，等等。

    在认真感受、体会这些句子之妙的基础上，再拿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作比较，让学生谈谈两篇作品在景物描写上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的景物描写又是如何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和感情。

    同时，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南方的山是女性的山，北方的山是男子汉的山”。可结合同学的生活经验来讨论这个问题。

四、相关资料。

1、张承志解读。

                      《一册山河》：融入大地的张承志

                                                    杨泽文

    喜欢作家张承志的文字是从他早期的小说《北方的河》与《黑骏马》开始的。而多年后的今天，我更为能够时常读到张承志所写的那些与大地民众相融的散文作品而兴奋。从《绿风土》到《荒芜英雄路》，从《清洁的精神》到《牧人笔记》，从《鞍与笔》到《以笔为旗》，加上新世纪的春天刚出版的《一册山河》，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散文集子被我一一购买而收藏。

《一册山河》收录了张承志于1999年至2000年间所写的全部散文作品。20篇文章秉承了作者散文的一贯笔法：凝重、简约、洒脱、透彻、自由。内容还是以关注西部人文地理为主，辅以《水路越梅关》和《檀木镇纸》等以南方为背景的几篇文化散文。可以看出，作者除了因为对“苦难深重的民众的尊重”而一次次苦旅于西部民间之外，开始将视野转向南方，时不时透淋于江南梅雨。但归根结底，张承志不适应于南方的温润气候，他的笔触到南方时，就显得节制有余而游刃不足了。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张承志的自知与谦虚。尽管他身带《一册山河》(中国地图册)，但他认识得最早、关注得最多的还是内蒙古草原和大西北。他最容易隐入的还是北方草原的蒙古包和大西北的民族走廊。因此，当我们读到诸如《与草枯荣》《二十八年的额吉》、《从大坂到鱼儿沟》、《波斯的礼物》、《粗饮茶》和《祝福北庄》等散文时，我们丝毫看不到张承志的旅行者形象。原因在于他早已与大地民众相融，并由此而不断呈现给读者的是本真的、原生态的西部民族文化、历史、习俗和风光。

他常常综合地调用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知识来对西部的人文环境现状作出冷静的思考和客观的记录，自始至终充满了一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哪怕是早年在草原放牧还是后来在新疆考古，其间所经历的诸多人与事，即便多年后的今天，还时时牵动着张承志的内心。让他在京城还是在国外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坦然生活，于是他别无选择地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出发，去草原、去大漠、去黄土高原……只要有人烟的地方，无论多困难，他都可能有滋有味地生活数月。然后在无言的告别泪水中，带上沉重，带上牵挂，带上祝愿，一步步地在远离中再次选择前方近临的炊烟……
    在我看来，张承志的散文品质不在于文本意义，而在于可贵的精神向度。在《一册山河》中，张承志以一篇《人道与文化的参照》，以开敞和澄明的方式一一表明了自己的著文之道与为文理念：“对我来说，我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于我的影响不是技术，而是立场与文化。”“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形式。”“文学的圣殿里，就终极意味而言，容不得作家的一点作伪。”“真正的作家，必须具备良知和艺术，必须拥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与气质，包括高贵的行为方式。”相信每一个读者看到这样毫无遮蔽的话语时，也就不难明白张承志为何不顾日晒雨淋而把自己的后半生放置于“在路上”了。很显然，张承志所努力完善的状态就是不断地在路上的状态，或者说是与大地民众相融的状态。而张承志所努力进行的大地之旅，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之旅。可以说，当代知识分子的疼痛感和使命意识，在张承志的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在躁动不止的文坛上，从来没有张承志作秀的影子。在流行策划文学作品的年代，张承志与那些走马观花式的甚至是下作的行走文学无缘，或者说具有本质的不同，有着是否与大地民众真正相融之别。

    写作中的张承志在《一册山河》的编后记中动情地说：“只追求——新意的真知，美好的文章，只求在滔滔的洪水中，做一块思想自由的石头。”无可疑问，张承志的散文正是在始终坚持了这样的为文信念才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充分认可。当然，也可能有人不爱读他的作品，但几乎可以肯定没人能说他是不独特的。而独特，正是一个优秀作家所不能或缺的。

2、张承志的散文。

                      理想主义者的精神长旅

                         ——漫评张承志的散文创作

                                               韦器闳

    80年代初，张承志便以小说《北方的河》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成为新时期颇有实绩的小说家。但他作为一名散文家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在1987年以后。张承志最早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散文便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背景》  (1987年2月15日)。在这篇散文里，作者描写了西海固撒拉东乡的回民，汇集兰州城悼念200年前被清政府杀害的哲合忍耶圣徒的感人场面，并透过“一座伟大的背景”，表现了信奉哲合忍耶的西部回民信仰的坚定和对苦难的巨大的忍耐、承受能力。文中所表现出的历史沧桑感和作者对回民心灵的深刻体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承志由此开始获得散文界的关注。而1994年初承志的第二本随笔散文集《荒芜英雄路》的出版，再度证明了张承志在新时期散文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散文是当代中国散文这座花园里盛开的一朵奇葩。他的散文从题材到艺术形态都是别具一格的。对于张承志来说，散文不仅是描写人事物景、抒发情感的工具，而更重要的是使之成为自己的心灵史，记载着自己为探寻和完成自己的“天命”而不懈奔走的心路历程。

    张承志鄙视单纯的物质追求，而非常注重精神生活的价值，视精神生活的满足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他相信“前定”，坚信“天命”的存在，为了找到“神的启示”和“比宇宙更辽阔比命运更无常的存在”(《离别西海固》)而孜孜以求。张承志这种对绝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使得他成为一名理想主义者，他的散文也因此获得强大的人格力量。为了获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信仰自由和一个作家表达这种信仰的自由，张承志毅然辞去公职，四海漂游，做一个理想主义的“艺术浪人”。他这种极彻底的做法，不光使他获得身体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使他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人，同时也使他能自由地挥舞理想主义旗帜，对俗世进行彻底的批判。

    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张承志对现实社会中那些丑恶现实是深恶痛绝的，因而他也就有着无法言说的孤独和痛苦：周围的时代变了，20岁的人没有青春，30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人萎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十面埋伏中的我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动物园里的猴，我在嘶吼时，他们打呵欠。(《离别西海固》)

．  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与现世的龃龉，使得张承志变得异常的愤激和焦灼，热血快要涨破血管，唯有找到“天命”这具有绝对价值意义的东西，并实现它，才能得到心灵的宁静。

    张承志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向我们走来，是马志文这位朴实的回民把张承志引上通向“天命”的路，是他使张承志在西海固的沙沟真切地了解到哲合忍耶教派200年的悲壮历史。这一次令张承志心颤的精神遭遇使他从此便踏上了找寻之路。多年来寻找“神明的启示”和“天命”成为他生命的重大意义。“寻找”也就成了张承志1987年以来的散文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我必须自己找到天命。”(《离别西海固》)为了实践这一对自己心灵的承诺，张承志满怀焦灼地踏遍中国的西部和北部：

    西海固变得更辽阔了——东到松花江畔的吉林船厂，西到塔里木北缘的新疆焉耆，我不知目的，放浪徘徊，像一片风卷的叶子，簌簌地发出“西海固、西海固”的呓语，飘游在广袤的北中国。《离别西海固》)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艰难的精神漫游。在《荒芜英雄路》里，我们看到作者不辞辛劳地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找寻已被岁月的荒草遮盖的“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找寻历史的遗迹，于张承志已不仅是考古学上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表达他对昔日的英雄时代的怀念。他寻找到蒙古人的一种宗教般的情感：“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感情可不像汉族入对他们领袖那样实用主义。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爱是绝对的”。在《北庄的雪景》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圣徒马进城老人面前心灵的震颤；为获“神示”而“用身心感悟”，去“倾听”那由鹅毛大雪奏出的“音乐”。在《神不在异国》里，我们看到作者为找到“神明的启示”而在蒙古、德国、美国匆匆奔走的步履。然而，作者在异国并没有找到神明，得到的只是“异教的压迫”和“宗教的目的性”已迷失的失望。在《离别西海固》里，我们看到张承志由焦灼、愤激变得感动而坚定，他的心灵之舟经过艰难的长旅终于荡入平静的港湾。这是因为张承志找到了他找寻多年的东西——“天命”(Fariz。)，并用全力去履行了他的“天命”：写出了反映哲合忍耶教派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如何百折不回、赴汤蹈火而生生不息的长篇小说《心灵史》。

人道主义、终极思考与回归心灵

    张承志从未表现出要成为一名散文家的欲望。他之所以涉足散文领域，是因为散文更能直接地表现自己对“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见散文集《荒芜英雄路·作者自白》)等大命题的思考。因此，张承志的《绿风土》和《荒芜英雄路》这两本散文集便成了他这位理想主义者精神长旅的记录。

    如上所述，张承志的散文涉及人生的诸多方面。但是，对人性和宗教信仰的思考则始终是他的散文的中心内容。在《狗的雕像的联想》这篇散文里，作者通过自己在内蒙古插队及在日本打工所遭遇的令人愤慨的经历，展现了“歧视”这一人性“恶”的一面对人的巨大戕害。张承志痛心地发现：“歧视”这一人类的劣根性使得某些人常常获得“欺负人侮辱人的快意”，而“已经被压迫得气闷”的人，“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人性丑恶的这一面对张承志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个无情的打击，这使他痛苦、愤懑，同时又把他逼入一条窄道，“迎着生存、孤立、正义几个壁立的巨大的质问”。

许多年来，张承志一直是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在他看来，“糟辱人心——不尊重人道，无疑是20世纪的眼睛最难揉的沙子。”(《潮颂》)出于对人的尊重，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爱护，张承志在散文里时时不忘西海固回民200年来的苦难，深深地关注他们今天艰难的生存境况，为此，哲合忍耶教派“八辈子人的鲜血”时时啮咬着他的心，使他从此走向对人道主义的过分强调，导致他思想的偏激，但总的说来，他确实是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所有这些使得张承志的散文充满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之光。

    张承志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相信“前定”，追寻“神示”和“天命”，也时时思考、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因此，他又是个思想型的作家，他的每一篇散文里都包含着他某方面的人生感悟。在《危险的生命》这篇散文里，张承志由火山口那一株美得令人心惊的芡叶，思考着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  “命，究竟能忍受怎样的限度，是个古怪的，但也是个原初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处境问题”。张承志一生到处漫游，然而，他不是那种仅仅对奇异风景感兴趣的观光者，他的目光始终集中在人上。在汉家寨这个“大风景和大地貌荟集的一个点”上(《汉家寨》)，张承志透过美丽的自然风景看到人生的凄凉：“千年以来，人为着让生命存活曾忍受了多少辛苦”，“感到了人的坚守，感到了坚守如这风景一般苍凉广阔。”(《汉家寨》)当他面对西海固苍凉、辽阔的自然景观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追寻终极价值过程中产生的精神危机：

    天命、信仰、终极——当你真的和它遭遇的时候，你会觉得孤苦无依。四野漆黑，前不见古人为你担当参考。你会突然渴望逃跑，有谁能谴责杀场的一个逃兵呢?那几天我崩溃了，我不再检索垃圾般的书籍。单独的突入和巨大的原初质问对立着，我承受不了如此的压力。我要放弃这Farizo，我要放弃这苍凉千里的大自然，我要逃回都市的温暖中去。——但是，阻挡的大雪，就在我拔脚的瞬间，纷纷扬扬地落下来了。

像上述描写作者对人生进行终极意义思考的散文还有许多。张承志在散文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执著探求，与他的散文浓烈的宗教般的热情，使他的散文“散发出夺人的力度和灼人的热度。”(见老愚《群山之上·选编者序》)成为真正“有血色”的堪称“大品”的散文。

    与中国当代许多散文家不同，张承志不屑于做生活简单的反映者，也不渴望自己的散文文本获得很多读者。在《汗乌拉》一文里，张承志就曾公开宣称：“我的文章，读者知之者会深得三昧，不知者会觉得我故作大言。我并不想辩解。我只为知之者写。”由于他有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他的散文便具有了一种“贵族气息”。但是，他的散文和那些“贵族气”很足的“新潮散文”并不一样。张承志古典的文学观念和他对文学宗教般的赤诚，使他无法以“游戏”或“文体实验”的态度对待散文创作，他声称自己“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语言憧憬》)。对文学的神圣情感使他痛恨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他希望自己的散文所展示的不是一种新的技巧，而是一种新鲜的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是自己的精神旅程和心灵图景。他坚信“未来的人只需要纯洁的心灵追求，以及相应的真正艺术”(《语育憧憬》)。因此，与其说他是为今天而创作，不如说他是为将来而创作。

张承志在观念上近乎本能地拒绝“新潮”，但在创作上绝不保守，而是追求艺术上的不断超越。当众多偏爱吟花咏月、忆旧抒怀的散文大为流行的时候，张承志以自己的散文创作来推动中国当代散文观念的变革：让作家的主体精神从简单的“托物言志”这一陈旧的套套中解放出来，让散文回归心灵，艺术地展示心灵的每一丝颤动。“回归心灵”是张承志散文的主要特点和美学追求。因而，在他的散文中，看不到对自然风景的静态描写，也少有对花草鱼虫的吟咏；而展现于读者面前的是作者生命历程的一个片断，心灵的一片“风景”。在《静夜功课》、《午夜的鞍子》、《北庄的雪景》等优秀的散文里，张承志已不再满足于80年代初散文抒发真情实感的浅层次，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真实：心灵。然而，“心灵”这一抽象的存在在张承志的散文里往往化为具体的景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在张承志的散文里，心灵展示又和对往事的回忆与思考紧密结合。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忆旧抒怀，张承志所关注的是岁月留在心中最深刻最富于诗意的印迹；他是通过对自己心灵历史的回眸来展示自己心灵的历史，展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旅程。

